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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終了，節氣交迭，年歲徒長，白髮

細紋增添歲月刻痕，反思生命的意涵，日漸

老去的身體，對於生命究竟是何意義？中國

人說死後這一身臭皮囊，意味著死寂的身軀

一點價值都沒有。然而，沒有價值的究竟是

敗壞的身體，還是死亡的本身？

人類對於死寂身體的對待，其實反映了

人類在不同階段各種宗教文化的發展樣態。

務實的中國人不相信靈魂不朽，所以認為死

亡的軀體是臭皮囊。對於古埃及人、中南美

洲，以及安地斯山脈的古老民族而言，只要

肉體保持完好，看不見的精神的孿生姊妹

「靈魂」就能繼續存在。不管是何種信仰，

解剖遺體之於人類的文明發展是非常後期的

社會行為。

傳統解剖的情境是學習西方醫學傳統，

避開正視大體背後是一個曾和我們一樣具

有靈性的生命。一具無名屍或許對於解剖

的學生們在心情上會比較無所謂，因為將大

體當作物，不必投入情感，不必面對死亡

的恐懼，或者不必經歷解剖一位熟識的人所

可能產生的強烈自責及不捨。一位英國的醫

學生，在一次醫學院解剖過程中，突然察覺

到被解剖者竟然是他的阿姨；他的精神幾乎

崩潰，無法繼續他的醫學教育。怕正視所解

剖的軀體是一個具有生命的人，是西方醫學

解剖行之數個世紀的因襲慣例。學生用戲謔

開玩笑的心情進行解剖，疏離的態度避開面

對。

一位芬蘭醫學會的會長在拜訪了慈濟大

體解剖室之後，很有感觸地說，她覺得很不

可思議，慈濟的解剖教育能做到讓學生真正

地面對一位他們認識且了解其生平的大體，

這麼嚴肅恭敬地面對一個往生者的身體進行

醫學人體教育。

慈濟要求學生對大體捐贈者投入個人情

感，去體會這躺在面前的大體，曾是一個活

生生的生命，並且是一個高貴充滿愛的靈

魂。這一方面避免將身體物化，也同時深化

學生對生命的尊重。

耶魯大學的努南教授（ S h e r w i n  B . 
Nuland）就曾經說：「一個醫學生初次面

對身體的感受會決定他以後面對病人的態

度。」醫學生解剖的如果是一具頭已經腐爛

的無名屍，或一具罪犯的身體，他對於身體

的厭惡感，會一路伴隨著、影響著他日後對

待病人身體的觀感及情緒。

正如達文西將人體的美用科學理解，用

藝術表現。過去無名屍的解剖，學生很難有

美的經驗與感受。慈濟的大體捐贈，捐者懷

著願意奉獻的心，而他們的身體又經過細心

完善的處理，因此學生的感受是一種美的歷

程。

在大體解剖之後，學生必須小心翼翼地

將每一個器官放回原來的部位，並且將大體

縫合。每一針都必須對齊，間距要一樣，務

必讓大體老師及家屬感受到那一分尊重。在

上千針的縫合中，學生恭敬不捨地經歷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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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離別。一年下來，從老師身上學到人體

的奧祕獨特高貴，那是他對人體的第一個印

象，也會是永遠的印象。這印象伴隨他們在

行醫的路上懂得尊重生命，不懼怕病痛的身

體。

誰說大體菩薩們生命已經終結，他們活

在每一個醫生的心中，在他們的每一刀裡，

在每一個生命垂危的病人身上復活。一如羅

曼．羅蘭（Romain  Rolland）所說：「我不

曾死，我只是改換了住處，我在你心中常

住，你這見到我哭泣著的人。被愛者化身為

愛人的靈魂。」大體老師的靈魂好像仍然在

學生的心中佇立長存。

過去許多人不願意捐贈大體，一方面也

是擔心自己的軀體不會受到尊重。想像自己

私密的身體在一群人面前展現出來，如果還

受到輕佻的行為，情何以堪。但是當慈濟學

生及教授用感恩尊重的心來對待他們，這激

發了捐贈者遺愛人間的心念。一個良好的解

剖環境，加上簡單莊嚴的儀式，讓往生者及

家屬都感受到大捨之心的神聖性，這清靜莊

嚴的氛圍讓家屬忘卻親人離去的不捨與接受

解剖之恐懼。

在許多大體捐贈的個案中，我們的確發

現捐贈的神聖性轉移了對死亡的哀傷。二

○○二年五月，住在彰化的蔡翠錦師姊一

早起床準備為兒女做早餐，她進浴室洗臉，

不料洗臉盆突然爆炸破裂，割傷頸部的大

動脈，她在平靜無痛覺之中，因流血過多往

生。她生前簽署捐大體，先生謝景雲師兄及

三個小孩來不及悲傷，立刻聯絡慈濟大學，

正好慈濟大學的翌日就要準備大體模擬解剖

手術，來上課的都是醫生及七年級生的醫學

專家，蔡師姊剛好可以趕上當老師們的老

師。

大體捐贈的神聖性在一個程度上膚慰了

悲傷的親人。原本應該悲痛萬分的情感，被

緊湊匆忙的捐贈準備行程及儀式給轉化了，

匆忙於救助新生命的價值之體現，轉化對死

亡滅寂的失落與恐懼。

在大體老師的親人當中，我們經常可以

看到這種超越死亡悲戚的巨大力量。蔡師姊

十七歲的兒子也到上人面前和志工們分享心

情，他的語氣哀傷而平靜，他說：「媽媽已

經成為菩薩，我知道她的身體能幫助更多的

病人。我會好好的照顧自己，不會讓媽媽擔

心。正如師公上人說，前腳走後腳就得放

開，我會懷念媽媽，也祝福她早日回來。」

這是一幅令人動容的場景，那一刻家屬

的感受是深刻且幸福的人生境界。死是生的

開始，一個人的往生帶給這麼多人生命的勇

氣及力量。

證嚴上人極具創造力的智慧，一切抽象

的思惟與無形的精神意涵，都能夠將之具體

化及有形化，甚至轉化成可以經歷的真實人

生之歷程。大體老師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

一個永生的觀念是如此藐遠、抽象、幻化，

但是透過大體捐贈的大捨之情，學生永久性

的受到感化及影響。學生在解剖過程中與大

體老師之溫馨互動，宛若大體菩薩仍在世間

般地存在著，死又何嘗死，誰能說他們已經

往生？而這又何嘗不是人類所衷心企求的永

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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